
 

 

第二章  草場與水邊 
 

(27 至 37 歲；1966~1976 年；靈命成長期)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詩二

十三 2) 
 

一、學習靠主生活 
 

妻子婚前積蓄全部交給岳母 

 

 我的妻子婚前當了約近五年的中學老師，結婚時她已經是高中的老師。她全部薪水收入都存

入銀行儲蓄戶，一分錢也沒有花，全部吃、住、零用都由父母親給她。她的父親是十代單傳的大地

主，母親則投資企業，經常出席各公司的股東大會。而她在嫁到台灣以前，把她的銀行儲蓄簿交給

她母親，跟她說：「今後不能在身邊照應您，請花用我的存款。」她母親隨手一丟，就丟進住宅旁

邊的兩層倉房，等到約十年後才挖出來交給我妻子大姊的女兒，她在她的母親過世後繼承祖父的家

業，我岳母對她說「你阿姨根本不用錢，你就拿去用吧。」 

 前面說過，我們在結婚之前受到岳父母的極力反對。婚後每隔一兩年便跟妻子去日本省親，

偶而公司也會派我去日本考察，每次去日本妻子的娘家時，總會盡心竭力地關心他們老人家，例如

替他們換新家具和地毯，陪岳父去村裡唯一的公共澡堂，替他搓背。主也賜我才幹，竟聽懂當地的

俚語，使她娘家大小都甚感驚奇。 

 

婚後同過仰賴主的生活 

 

 兩人婚後定居在高雄市，先後租住青年路、文武街上不到十坪的小房間，廚廁則與鄰房租戶

共用，過著非常簡樸的生活，我的妻子卻甘之若飴。記得當時我的月薪是新台幣一千六百元，僅折

合美金四十元。有一天，她拿五塊錢去買菜，把錢放在菜籃裡，結果被扒手偷走了，空手回來後，

兩人曾為此獻上感謝，因為損失不多。又記得有一次幾位日本姊妹特地從日本來訪問我們，當她們

看到我們家的擺設和用品，簡單樸素，都覺得不可思議。 

 

堂堂一國政府機關，為我們而開設並關閉 

 

 數個月後，報載日本政府在高雄設立「總領事館」，我即告訴妻子如何寫應徵函。日本駐高雄

總領事館接到妻子的求職信後，立即約談並當場採用，她當時的薪資約為我的兩倍。就這樣，我們

的生活條件大大改善，六年內三個孩子相繼出生，都由我的母親帶回彰化鄉下養大。 



 1972 年夏天，我應聘到新加波一家新開的公司擔任生產經理，公司給我的待遇很高，可以說

不需要我妻子上班幫忙養家了。同年發生日本與中國建交，跟台灣斷絕外交關係，便關閉了日本駐

高雄總領事館，給妻子一筆優厚的遣散費。這次妻子將遣散費全數交給我母親，聽說我母親用那筆

錢送我兩個弟弟到美國留學，都得到碩士學位。這樣，當我們有需要時，堂堂一國政府機關為我們

而開設；當我們不再需要時，堂堂一國政府機關也為我們而關閉。 

 

參加在高雄的台語聚會 

 

 從 1966 年到 1972 年，我們兩人都到附近高雄教會的第二家參加台語(閩南語)聚會，由懂得

日本話的老姊妹坐在我姊妹旁邊替她翻譯日語，我也在台語聚會中服事。郭文德弟兄經常叫我騎摩

托車帶他探望聖徒，甚至聚會前半個鐘頭還要出去探望。聚會時又要我坐在他的身邊，一會兒催促

我禱告、點唱詩歌，一會兒叫我作見證、交通話語，他就這樣訓練我、成全我，而我為著合適的回

應，平常在家裡就好好預備讀經、唱詩、默想，每每有合宜的表現。特別是擘餅聚會時所選的詩歌

和所作的禱告，常得到年長弟兄姊妹們的讚賞。偶而到附近距離不到五百公尺的高雄教會第一家(講

普通話)參加特別聚會，我也被選上講台替講普通話的同工翻譯台語。不知不覺，成了台灣高雄教

會中的青年負責弟兄之一。 

 

全家大小同過教會生活 

 

 前面說過，我在 1972 年夏天便應聘到新加波一家新開的公司擔任生產經理。1972 年十一月，

妻子帶著三個小孩(5 歲、3 歲、1 歲)到新加波與我一起生活。先是住在南洋大學的斜對面 16 英哩

處的高樓上，兩個較大的孩子去 18 英哩處海邊上幼稚園和幼兒班。有一天下午，妻子把三個小孩

鎖在房間裡睡午覺，自己則去廚房忙，忽見對面樓房有大人探出臉來顯出驚恐狀，妻子趕忙到睡房

一看，原來五歲大的姊姊帶著三歲大的弟弟爬出窗外，想要沿著窗外的水泥踏板(僅約一尺寬，沒

有護欄)過到廚房找媽媽，幸蒙主保守，都被他們的媽媽拉回房間平安無事。 

 那段日子，我一面上班、一面在新加坡教會第五分家聚會。由在南洋大學任職的吳景東弟兄

和我擔任家負責，轄區包括南洋大學和裕廊工業區。成員多為南洋大學的學生和在裕廊工業區的員

工。那段期間，我們著實傳了不少次的福音，結了一些屬靈的果子。每逢主日，我便帶著全家早早

出門參加聚會，一整個上午有兒童聚會和信息聚會，下午把幾張椅子擺在一起，讓孩子們躺在椅子

上睡午覺。午覺過後帶著孩子們去動物園、鳥公園、植物園、紅燈碼頭等處遊玩。晚上再回到會所

參加擘餅聚會，回到家裡已經超過十一點鐘了。 

 

大部分的薪水匯到日本幫助大哥 

 

 我在新加坡的待遇優厚，約為當地工人的十倍。公司又給我們住免費洋房，上下班有專車和

司機接送，七零年代新加坡的物價很便宜，所以每月可省下很大的一筆款項。而當時我大哥被差派

到日本傳福音、建立教會，所服事的對象大多數是大學生(他們後來成為日本眾教會的中堅主幹)，



根本沒有收入來支持大哥的事工，而台灣方面(李常受的工作團體)也沒有甚麼接濟，所以經過我妻

子全力贊同，便將每月所剩餘的薪資全部匯到日本幫助大哥事奉主。 

 

在台灣和新加坡分別撮合兩對新人 

 

 我婚後在台灣帶領同事們信主，其中有兩位是我在合板工廠裡的部屬，男的叫吳春風安靜誠

實，女的黃美英活潑聰明，我替他們作媒，女方母親一聽說是黃課長介紹的，便二話不說讓他們成

婚，婚後我又把他們帶到新加坡做同事。他們的長子是我替他取的名字，叫「銘釗」，現在在瑞士

任職航空工程師。 

 在新加坡教會第五家擔任家負責時，轄區內南洋大學的學生們中有兩位男女大學生，男方是

馬來西亞檳城教會長老的兒子，名叫黃詩榮，女方是新加坡教會長老的女兒，名叫張純彌。男女雙

方彼此在學時都認識，畢業後也都有意交往。於是由我出面作正式的介紹人，使他們成婚，結果非

常美滿。 

 

斷然離開優厚的待遇開始新生活 

 

 我父親是在 1975 年病逝於美國。那時我們兄弟們的家庭，除了大哥一家仍在日本事奉主之

外，就只剩我一家人還在新加坡，最先是姊夫來美國留學之後入籍美國，其餘的則先後透過姊姊申

請移民來美。父親過世之後，我為了孩子們的未來，忍痛放棄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權，舉家遷來美國。

1976 年三月，我們一下飛機，就在舊金山機場，獲得了美國綠卡永久居留權。將近四十歲，在人、

地陌生的國家，開始新生活，我的英語又不太靈光，其間的艱辛奮鬥，若非主的看顧與安慰，實在

難以忍受，這是後話。 

 當時，我在柏克萊買了一棟五個房間另加地下室的大房子，房價美金四萬八千元，商請姊夫

代墊首付一萬元並且申請銀行貸款，由我每月分期付錢給銀行。條件是將來把房子賣出去後，增值

的部分姊夫得一半、我得一半。 

 安頓好妻子和兒女們之後，我獨自又回到新加坡，一方面是我需要固定收入以支付房子的分

期付款，另一方面是新加坡的公司還不讓我辭職，需要我回去訓練本地接手的人，所以我一直待在

新加坡整整一年，到 1977 年三月才正式離開。 

 至於柏克萊的房子一年後以六萬九千元售出，扣除佣金後增值約兩萬元，我將增值的兩萬元

分出一半連同姊夫所墊付的一萬元還給姊夫。這樣，姊夫墊付一萬元，一年後得回兩萬元。我則帶

著那多出的一萬元到安那翰另買一間房子。 

 

二、神話供我靈糧 
 

對聖經深感興趣 



 

 主的話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太四 4)。那時，我在上班

工作之餘，每天勤讀聖經。很可惜我沒有記錄每年究竟讀了多少遍，我想，迄今我至少讀了數百遍。

我的二哥黃共明，從得救到他九十五歲時已經讀了二千二百遍，退休後每周一遍，三十年便已超過

一千五百遍。我則與妻子移民美國之後，每天一同讀英文聖經，每年至少一遍，至於中文和日文聖

經則分別私下讀，總遍數超過數百，應當不在話下。我在讀經時喜歡作筆記，曾經有一段時期，買

了一本約兩吋厚的聖經，將心得和亮光用小字寫在聖經上，寫滿了聖經的空隙和邊幅，就寫在很薄

的聖經紙上，黏貼在聖經頁之間，到後來那本聖經的厚度幾乎加倍。當我們離開新加坡移民到美國

之時，以為到了美國就不再有華語聚會(1983 年以前也確實僅有英語聚會)，所以便把那本聖經送給

一位新加坡的同工。 

 

速讀與慢嚼 

 

 我讀小學的時候，曾經養了一頭山羊，每天牽羊到草場吃草，只見羊快快地吃，吃飽了便躺

下來從牠的肚裡有一團東西升到嘴裡，慢慢地咀嚼，後來從課本裡知道這是反芻動物的現象。等到

我得救之後，便學會讀經要效法羊的反芻，先是快快地讀，不求甚解地多讀，就這樣，經過一段時

日之後，我對聖經逐漸具備全盤基本的認識。我在速讀聖經之餘，也花工夫慢慢細嚼，嘗試明瞭字

句背後所隱藏的深意，我又從別人的書籍和講道，看到許多不同角度的亮光。結果，我一面自己得

著屬靈的供應，一面如同希伯來書中所說的：「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

達，就能分辨好歹了」(來五 14)。 

 

逐漸發現教會的帶領有問題 

 

 從我得救以後最初的十二年間，再加上婚後的十年間，在教會生活中漸漸發覺一些偏離當初

教導的現象。例如：推動多次重複受浸，將受浸當成靈命的複新，洗去老舊；又如：呼喊「哦主！

阿門！哈利路亞」！將聖經上的話：「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林前十二 3)。

倒過來變成；「若說耶穌是主的，就都是被聖靈感動的。」再如：將擘餅記念主耶穌為我們受苦的

聚會，改成載歌載舞享受主的聚會，一群教會中的大媽大爸們手牽手圍著主的桌子跳舞，喊說：「吃

飽了！」。對於別人審慎的反應，帶領的人則一概回以：「不接受任何消極批評的話。」 

 李常受又在特會中宣稱：「從前一切有關十字架的教導全部取消。」當著眾人的面斥責台北教

會長老張郁嵐弟兄的「靈命追求」，說現在是 747 噴射機的時代，那些老牛拖破車的方法不再適用。 

 

有位親戚因盲目跟隨李氏帶領而受害 

 

 我有一位至近的長輩親屬，當時對李常受在教會中的帶領，竭力跟隨，凡是李氏所講的話，

都全盤照收，並且身體力行。例如：李氏說要呼喊「哦主！阿門！哈利路亞」！她就日夜呼喊；李

氏又說要「操練靈」，她就通霄達旦不停禱告，甚至廢寢忘食，竟至走火入魔，精神崩潰而失常。

此後一生，情況時好時壞。好的時候，說話行動有如常人；壞的時候，甚至半夜偷偷打開瓦斯爐開

關，企圖置全家人於死地，幸好她的丈夫突然驚醒，發覺有異，趕緊關閉瓦斯，才躲過一劫。本來，

她才華橫溢，才幹高於一般常人，受人尊敬，但因「邪靈」作祟，以致不僅幾乎毀掉她的一生，甚



且連累她的家人。後來死於心臟中風，享年僅六十五歲。 

 

學習以撒在田間默想 

 

 前述兩段經歷，均發生在我婚後六年間，在我 1972 年離開台灣赴新加坡應聘之前。而我在那

六年期間，學習以撒「在田間默想」(創二十四 63)。除了將「速讀與慢嚼」所得聖經中的亮光，不

斷回顧和默想之外，並且還讀了很多的屬靈書籍，特別是倪柝聲弟兄的著作和短篇信息「十二籃」

和「初信造就」，都扼要分段做筆記，達數千散頁，至今仍保留其中的一小部分，經常將自己的筆

記回味並默想，成了我日後文字事奉的基礎。同時，也使我對教會的情況產生疑慮，但由於我素來

堅信「教會地方立場」，故未曾想過離開教會，甚至在日後移民美國時，特意定居在李常受的美國

總部所在地安那翰，且近距離(相距約五十公尺)買房，以便過教會生活。以撒在田間默想之際，抬

頭望見利百加，而利百加象徵教會。當時我一心追求建造教會，完全漠視那些與正常教會對立的情

形，現在回想起來，倍覺荒謬。 

 

三、禱告與主交通 
 

發現妻子每天長時間禱告 

 

 我與新婚妻子度完蜜月，回去上班的第一天，因為租處離工廠不太遠，所以沒有帶午飯，想

回家吃妻子做的熱騰騰的午餐。不料，回去一看，餐桌上空空如也，而且不見她的人影，經四下尋

覓，才見到她一個人坐在浴室的角落，沒有開燈，在黑暗中正在禱告。原來她有一個習慣，每天至

少好幾個鐘頭禱告親近主。她一開始禱告，便排除一切煩雜的念頭，幾乎進入忘我的情境，以致忘

了給我預備午餐。她這一個習慣，從婚後一直保持到現在，每天鐵打不動。有一件趣聞發生在我們

的么兒身上，剛搬到新加坡時，他才一歲多，而姊姊和哥哥每天早上去幼稚園和幼兒班上學，所以

他一醒過來便去找媽媽，聽見他母親對他說：「乖，你睡覺，媽媽禱告。」真想不到他不鬧，又沉

沉地睡在他媽媽的腳旁。 

 

養成每天「守晨更」的良好習慣 

 

 我們兩人婚後便養成一個習慣，每天清早起來，無論多麼忙碌，都要一起守晨更，然後才去

上班。退休後每天六點到七點，乃是我們一起守晨更的時間，先半個鐘頭讀聖經，後半個鐘頭禱告，

把神的話化為禱告。又為各地教會和眾人禱告，我們兩人輪流，一個為自己、兒孫、親戚提名禱告，

另一個為各地教會和弟兄姊妹們按照實際情況在主面前代禱，次日，彼此對換過來。這樣，我們每

天要為兩百位以上的人代禱，主也常常垂聽我們的禱告，每過一些日子，就發現祂真的是答應我們

禱告的主，禱告得著答應的實例，簡直不勝枚舉。雖然有些禱告已經過了幾十年仍未蒙答應，例如

為一些親友的得救代禱，數十年仍未蒙垂聽，但我們並沒有喪膽或中途放棄。 

 

夫妻二人彼此互補 

 



 我們兩人，一個是在讀經上花工夫，另一個則在禱告上花工夫。兩人一起的時候，又讀經又

禱告，不知不覺地一面顯出各自的長處，一面又彼此相助，互相補其所缺，兩人同得益處。兩人對

教會和屬靈追求的看法相同，許多時候感覺相近，一談話交通，立刻覺得「知我者莫如配偶」，省

去很多的誤會與摩擦。當我們在結婚六十周年之時，回顧過去六十年間，幾乎從未吵架(僅有一次，

她埋怨我租的屋子老舊且髒亂，而我剛移民來美，當時的經濟條件不好，無法如她所願)。我們的

婚姻生活，有福共享，有難同當，兩人為此感恩不已。彼此相約，雖然未曾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

同年同月同日死，或更好同時能當面迎接主的再來。 

 

兩人都喜歡唱詩歌 

 

 我們兩人又有一樣共同的愛好，就是喜歡唱詩歌。我妻子唱詩歌的聲音特別好聽，有一次曾

有一位別的教會來的牧師，坐在我妻子的後面，會後曾問我妻子是否接受過聲樂訓練，可見她的唱

詩聲音確實動聽。而我則年輕時就喜歡無事時在家後院高歌幾首，自我陶醉。平時也喜歡在嘴裡哼

唱，熟悉全本「詩歌」，就這樣不知不覺之間，在教會聚會(特別是擘餅紀念主聚會)的時候，適時地

點唱合宜的詩歌，頗得前輩兄姊們的讚賞。我在居住新加坡期間，更曾一度帶領年輕的弟兄姊妹們

練唱一首詩歌四部合唱，在講台上獻唱，而我自己則每一節唱不同的音調。該首詩的首句是「哦主

耶穌每想到祢，我心便覺甘甜」，共有四節；第一節我唱女高音，第二節男高音，第三節女低音，

第四節男低音。 

 我們藉著禱告和唱詩親近主，與主有甜美的交通，正如詩篇二十三 2 節末句：「領我在可安歇

的水邊」，從主得著滋潤，內心滿享平靜與安詳。 

 

父親在母親禱告後安詳地過世 

 

 當我父親在美國舊病復發時，我們全家兄弟(包括唯一的姊姊)都已先後移民美國，只有我一個

人帶著家眷在新加坡工作。起初我的母親和兄姊們不願驚動我，等到看情形不會拖太久，才通知我，

所以我趕到美國見了父親次日，他就被主接去了。我的祖父、祖母和父親，都在我眼前斷氣，我的

母親則在醫院，等接到護士的通知病危，趕到醫院時早在幾分鐘前斷了氣。 

 我到美國之後立即到醫院去看望我父親他老人家，他的神智還清醒，很喜歡的向我舉手致意。

看著他的肚子因積水腫得很大，每隔一兩個鐘頭便要打嗎啡針止痛。次日清晨，兄長們請一位有醫

病恩賜的年長同工安得烈，來替我父親按手禱告。就在我的兄長們送安老弟兄回去的途中，醫院裡

僅剩下我的母親和我兩個人，我們坐在病床的兩旁椅子上，各抓住父親的一隻手。我輕聲地跟我母

親說：「媽媽，您看主在二十年前已經聽了您的禱告，現在再繼續求醫治，恐怕不是主的意思，只

會延長父親的痛苦。好不好請您禱告說，若是神的旨意要現在就接他去，我不再掙扎，完全交託給

主。」我的母親就依從了我的話，照我教導她的話禱告了一遍，剛結束了禱告，只聽見我父親的喉

嚨裡咯咯兩聲，我趕緊去找醫生來看，發現已經斷氣了。藉著此事，我再次看到禱告的功效，當母



親順從主的旨意，簡單地禱告幾句話，立即得到主的回應。 

 父親生病期間，母親一直在醫院裡陪伴他。母親告訴我，有一天，父親叫她多拿一床棉被，

因為他看見有兩個穿白衣的人睡在他的兩旁，但我母親並沒有看見那兩人，是否真的有天使來接

他，或者他老人家因藥物反應，看見了正常人所看不見的影像，則不得而知。 

 父親被主接去之後，我們幾個兄弟和姐姐等人，將父親安葬在姐姐家後面山上的墳場中。辦

完喪事，我也回到新加坡準備把全家移民到美國來。 

 

 


